
■张秀玲

电话：65818102
电子信箱：8129773@qq.com

积沙成塔
■施正勋

在九丈甸园
品味时光

2014年4月29日 / 星期二 / 责任编辑 / 金锦潘12 云江潮

我想该用“积沙成塔”这

四个字来描述陈正焕先生几十

年的坚守。我清楚地知道沙很

难堆积成塔，但是，陈老却做

到了。

《瑞安唐宋元明诗词集》、

《瑞安清民国诗词集》、《钝笔杂

钞》、《瑞安百家姓》，整齐地垒

在桌面足有一尺高。前二套瑞

安 乡 土 诗 词 集 收 集 的 诗 词 达

21052 首，字数超 200 万，而

陈老已经搜集到的瑞安清、民

国诗词达 35000 首。后面二本

有 关 瑞 安 乡 土 文 化 的 著 作 约

100 万字。还不包括陈老的其

他乡土文化论著。

面对如此浩瀚的著述，不

认识陈老的读者必然认为他是

一位专业的文史专家学者，一

定具备教授职称，拥有齐全的

研究乡土文化的条件，或者指

导着若干名研究生。如果告诉

你 ， 陈 老 不 但 不 是 专 业 的 教

授，更没有任何学生帮助，根

本没有什么职称，只不过是一

位业余的地方乡土文化爱好者

而已，你会相信吗？据我和陈

老几十年的交往，只知道他曾

经在瑞安新华书店工作过，对

书籍的版本、类别、目录优劣

等有一双火眼金睛，后来调任

检察院担任司法职务，留下一

个 正 气 凛 然 、 铁 面 无 私 的 名

声。研究瑞安乡土文史只是他

的业余兴趣爱好，只能归于不

务正业的范畴。可是，就是这

份特殊的痴迷，让他交出了出

人意料的丰硕成果，确实令人

景仰、钦佩。

陈老凭什么取得令众人瞩

目的业绩？志趣、坚韧，还有

对家乡文化的彻骨热爱。研究

乡土文史，最基本的功底是精

通古汉语，音韵、熟悉民俗，

掌握校勘学等知识。而陈老不

懂电脑，也不曾接受过正规的

学术训练，甚至缺乏搜集资料

的起码条件，连到图书馆寻找

古 籍 善 本 时 还 常 常 要 尝 闭 门

羹。但是，他凭着热爱，周而

复始、锲而不舍地奔走于各地

图书馆、档案馆，乃至耐心翻

阅寻得到的族谱，硬是用笔一

丝不苟地抄录了数百万字，而

且是繁体字。他查阅的古籍中

缺失、散佚、蛀蠹等是经常遇

到的，必须一一认真校对、补

充，那份艰辛，难以想象。

这一切都是陈老年满六十

周岁从工作岗位退休后才真正

开始的。按理说，年过花甲，

理当悠闲地安度晚年，可陈老

却 踌 躇 满 志 地 朝 着 自 定 的 目

标 ， 迈 出 坚 定 的 步 伐 。 这 一

走，就是二十三年的漫长征途。

我无法想象陈老几十年如

一日的执着、奔波、奉献，但

我清晰地明瞭他疾恶如仇的耿

直性格与不慕名、不逐利的传

统文人气节。每次见到他，只

要看一下他整齐的装束，心中

总是腾起一股由衷的敬意，仪

表一如他的治学态度般严谨、

简洁，真正称得上表里如一。

2008 年，他主编的 《瑞安

唐宋元明诗词集》 发行时，已

经 78 岁了。他整整抄录、收集

了十年时间，仅仅因为出版经

费 无 着 落 ， 又 拖 延 了 好 久 时

间。手捧厚厚的书本，我肃然

起敬之余，以为陈老大约可以

歇息了，我很知晓他承受的压

力 ， 更 有 家 人 真 情 关 切 的 劝

阻。想不到陈老像箭离弦、刀

出 鞘 ， 勇 往 直 前 毫 无 停 止 之

意。接下来更加全力以赴地忙

碌了整整六年，捧出了三大本

厚厚的 《瑞安清民国诗词集》。

这哪像是一位 84 岁的老人，看

着他挺拔的身板，我简直该仰

视。

记得前几天从曹村归来，

每每想起进士展示厅的颓败场

景，我总觉得沮丧，为传统中

华 文 脉 的 衰 微 黯 然 神 伤 。 同

时，也对那位坚守曹村文化殿

堂 的 老 者 深 表 尊 敬 。 面 对 陈

老，这种敬意迸发，在这些可

敬的前辈面前，我们有什么理

由退缩？

继承传统文化，应该是每

个中国人责无旁贷的义务。唯

有文化，才能凝聚一个民族的

共同信仰，才能团结成千上万

的 人 们 朝 着 一 个 方 向 共 同 前

进。也唯有文化才能给予人们

无 穷 的 力 量 、 坚 定 人 们 的 信

心，鼓舞我们去创造奇迹，去

实现振兴中华的强国梦。 我

想，也正是中华文化的魅力，

给予陈正焕先生超凡的坚韧、

毅力，使他在退休后的二十多

年间完成了积沙成塔的宏愿。

或许，在凡俗者眼中，陈老既

无盛名、也无巨款，数十年艰

难 奔 走 只 是 留 下 几 本 厚 厚 的

书，还有更多仍然在忙碌的心

愿。而几十年间，他没有任何

足以称道的享受，心甘情愿地

在旧纸堆中寻觅，甘守清贫，

乐于奉献，这是一份何等坚毅

的抉择，更是一种何等高尚的

文化修炼。

选择楠溪江畔的九丈

甸园，纯属偶然，却不期

一见钟情。

九丈甸园是坐落在楠溪

江畔一片树林里的一个旅

舍。当汽车拐进公路边的一

片树林，七转八折，最后停

在间隙较大的树林中间，恰

是傍晚时分。此情此景，我

脑海中蹦跳出来是“野猪

林”，压根没有想到这里是

住宿地。停好了车，拿着行

李，在树林里穿行，又是一

番疑惑。当林中木屋楼阁出

现在眼前时，一阵惊喜，不

会是误闯世外桃源吧？

在外吃罢晚饭，重回小

木屋时，树林黑魆魆的，伸

手不见五指。如果没有一

群人结伴，断不敢冒然前

行。大家借着手电筒，回到

了各自的木屋楼阁安歇。

惦记着那片树林，好

奇着周边的小木屋，清晨

出外散步，竟发现闺蜜们

早已经在树林了。这是一

个怎么的树林啊，参天大

树紧密挨着，颀长的竹子

也不甘示弱，与之分庭抗

礼，争宠出更为葱茏的绿

意。如果是夏天，这里该

是天然的避暑胜地。林中

通 道 一 律 是 鹅 卵 石 铺 就

的 ， 踩 上 去 ， 虽 有 些 硌

脚 ， 却 是 很 好 的 脚 底 按

摩。沿着石路，在树林中

漫步，发现甸园竟然依水

而居。走到溪边，溪水清

澈碧绿，和悠长绵延的青

山亲密牵手相依，原来这

里就是大小楠溪江交际处。

折回来环视我们的小

木屋。几座结构各异的木

屋楼阁分散掩映在茂密的

树林中，木屋古色古香，

打造木屋的那些木板，乌

黑色，似乎有了一些岁月

痕迹。连接二层的木质楼

梯一律设置在屋外，而与

之联袂的美人靠，让人恍

如走进了古老的童话。

生命的从容与否就在

于能否面对时光，放慢脚

步，独享宁静。想不到这

个地方就给了我们这样的

一份从容。这年纪，饱受

红尘杂事的纷扰，更多的

想找个宁静的地方，忘却

自己。这次我们几个闺蜜

家庭选择这个地方，确切

说不是游山玩水，而是寻

一处宁静之地。虽然住宿

的房舍有些陈旧，但瑕不

掩瑜，这样的环境让我们

喜不自禁。特别是晚上，

静谧得只有听见昆虫的鸣

叫，我们安然入睡。

连着两天，我们更多

的时间就在周边树林里散

步，有时就坐在房间外的

美 人 靠 上 发 呆 。 天 气 晴

好 ， 树 林 里 空 气 新 鲜 如

洗，我们尽情吐故纳新。

走走树林里的甬道，让脚

底生疼中有些活络。看看

树林边的楠溪江，青山绿

水 ， 朝 晖 夕 阴 ， 实 在 养

眼。在这里，我们彻底放

松自己的脚步，就像电影

里慢镜头中的人，尽情品

咂时光绵长的温柔。

一个大早，我们去了

附近崖下库。清晨的山，

空气清新。拾级而上，沿

路绿意盎然，那种翠绿鲜

绿，染得我们眼睛发亮。

没有多少行人，我们可以

随意驻足凝神。“鸢飞戾天

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

者，窥谷忘返。”古人有先

见之明呢，说中了我们这

些世俗者的心事。也是一

个 清 晨 ， 我 们 在 路 边 闲

走，被路边一处旅舍吸引

而误闯那座“耕读小院”。

那院里如同一个后花园，

姹紫嫣红又没有闲人。于

是我们就坐在游廊里，聊

天，拍照，晒晒太阳，收

获了一份丰盈的安宁。

睡觉，散步，吃农家

菜，聊天，这几天休闲的

脉络简单而清晰，而时光

却变得那么丰盈，这正如

日 本 寿 司 ， 醋 米 饭 ， 海

鲜，菜熟，那么简单，却

成 就 了 平 易 而 得 宠 的 食

品。其实，侵骨入髓的旅

游，景色往往只是一幅背

景，主要是在那里，魂灵

是否得以安放，诗意是否

得以修复。


